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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土司，我就月亮坝里耍刀——

明砍了吧。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路有两

条：一是放弃与班辕卫队长泽仁的婚

事，我们立即恢复你的人身自由，归还

你的所有财产，你仍然做你的土司；一

是坚持与泽仁的婚姻关

系，永远在这里蹲下去

算是你的造化，弄得不

好，后果不堪设想。何去

何从你自己选择吧！镇

中就此告辞。”章镇中说

完回头要走。

“站住！”女土司叫

住了章镇中。

章镇中回过身来笑

了，说：“莫非女土司现

在就回心转意了？”

女土司说：“要我回

心转意，你就等到草原上

的乌鸦白了头的时候吧。”

章镇中淡淡一笑，

在屋里徘徊了几步，意

味深长地说：“草原上的乌鸦是永远也

不会白头的，我也等不到。不过我怕的

是女土司自己等白了头。你们藏族有

一句古话说：‘男子五十正当年，战马

弓箭不离身；女子三十人已老，碧玉珊

瑚已离身。’女土司，你不能一个人在

这土司官寨里住到三十岁吧？这么漂

亮的绝世美女，这么美好的青春妙龄，

就这样老去，可是天大的遗憾呀。土

司，人生苦短，青春难再。”

章镇中说完转身离去。

一个多月来，女土司天天盼着章

镇中回甘孜，让事情有个了结。谁知

章镇中回甘孜，事情非但不能终结，

而且才刚刚开始。尽管女土司在章镇

中面前表现得十分倔强，实际上她内

心已经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她不由

得在心里审视着自己：一个人为了婚

姻付出这么大的牺牲，真的值得吗？

莫非自己真的应该与杨泽贤或者其

他一个什么人婚配，才能免得了这一

场灾难？她想，莫非自己注定了要失

去很多……

章镇中回到团部，正好杨泽贤也

进了门。杨泽贤一见章镇中就说：“旅

长，现在你回来了，我想你应该恢复

女土司的自由了。”

章镇中一边脱着黄呢军大衣一

边说：“女土司关久了，心疼了吧？可

是她却并不心疼你啊。”

“旅长，请你别这样说。女土司既

然另有所爱，就应该让她去追求自己

的爱情。”杨泽贤说。

“爱情？杨团长，你总是天真得那

么可爱。我早告诉你了，这不是爱情。

如果仅仅是爱情，我还用得着出动那

么多部队干预吗？都到了这个地步，

你这脑子怎么还不开窍？”

“旅长，我们还是网开一面，放了

她吧。”杨泽贤依然用温和的口吻说。

“放了她可以，只要她同意做你

的太太。”

“旅长，你这不是拿我作牺牲品吗？”

“牺牲？也许真是牺牲了你和女

土司。可是你知道，女土司一旦同班

辕联姻，一场战争就不可避免地要

在康北爆发。那时候有多少康北的

人民要被卷入战争的灾难？这同女

土司的爱情还有你的声誉相比，哪

一个更重要？”

章镇中歪理雄辩，一时间真弄得

杨泽贤哑口无言。他知道对章镇中的

任何乞求都是无用的，一转身离开了

团部，跨上早已备好的马，径直找泽

仁去了。这是他早和泽仁约好的。

在山后一片僻静的草滩里，一对

情敌碰面了。两人各怀心思跳下了马

背。泽仁心里在想，莫非杨泽贤今天

要与我决斗？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杨

泽贤说：“杨团长，你好啊。”

“你好啊，泽仁队长。你看这草

滩，我们不是曾经在这里与女土司一

起打过猎吗？”

“杨团长今天约我出来，不仅仅是

为了回忆我们一起打猎的日子吧？”

“为什么不可以？回想起来那是

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朋友一大群在一

起是多么快乐。可是现在女土司失去

了自由，度日如年，我们再也没有那

样快乐的日子了。”

“杨团长，你也太假了吧。”泽仁

把眼睛看着远处的雪山说。

“不，我是真心的。”

“你会有真心？”

泽仁也听说杨泽贤曾经为了救

女土司企图放弃自己的

生命，被陈越江打了一

枪。可刘家驹认为这也

许是二十四军的苦肉

计，泽仁对此也持怀疑

态度。二十四军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要把女土

司抢过去与杨成亲，他

怎么会放弃团长的位

置，放弃女土司？

“泽仁，我知道你不

会相信我。我们是情敌，

在一般人眼里，我们是

水火不相容的。也罢，你

不相信我，我也不勉强

你。不过有一点，我们可

以合作，把女土司从软

禁中解救出来。”

“女土司被软禁在你们的手里，

你是八一五团副团长，下一道命令，

从土司官寨撤走士兵，不就把女土司

解救出来了吗？”

“闹了半天，你还是不相信我，是

不是？我这个团长现在是空有其名，

一切都把握在章镇中手里。我要控制

得了这个局面，早把女土司放了，还

用得着来跟你饶舌吗？”

“那倒未必。你要是能完全控制

这个局面，女土司还真不知道被你害

成了什么样子呢？你不是也朝思暮想

要夺走我的女土司吗？”

杨泽贤没有办法让泽仁相信他，

他很失望也很愤怒，指着泽仁说：“你

到底跟不跟我合作？”

“我不跟你合作，你要怎样？”

杨泽贤狠狠一耳光打在泽仁脸

上。泽仁冷不防挨了这一下，竟踉跄

了几下，他气愤已极，当胸一拳把杨

泽贤打倒在地。

杨泽贤从地上爬起来，拍着身上

的灰说：“好，我们现在扯平了，还是

谈合作的事吧。”

“杨泽贤，告诉你吧，我们是不会

上当的。你不要再自作聪明来欺骗我

们了。你想一想，你是怎样一次又一

次地设了圈套陷害女土司的，什么勾

当你也干得出来。这样的人还有人性

吗？我还敢相信吗？”

杨泽贤气得大叫起来：“这一切

都与我无关！”

泽仁咬牙切齿地说：“掀人下河的

人自己也会走到河边，也会有掉下去

的时候。杨泽贤，我恨不得剥了你的

皮，抽了你的筋，把你丢在油锅里。”

杨泽贤听了泽仁的话，反倒平静

下来了。他知道，一时间要向泽仁解

释清楚是不可能的。现在应该解决的

是怎么营救女土司的问题，任何的争

论和解释都是无济于事的。他心平气

和地对泽仁说：“泽仁，不管你相不相

信我，我不打算再作任何解释了。这

些我们都抛开不谈，现在只谈一个问

题：如何营救女土司，好不好？”

泽仁却冷笑了，说：“好啊，我们

有一句古话说‘没有诚实的骗子，更

没有善良的强盗’。我倒是要想听一

听杨团长还会想出什么坏主意来。”

杨泽贤不理会泽仁的冷嘲热

讽，仍然平心静气地说：“我认为，现

在除了偷偷地把女土司救出来，别无

办法。”

泽仁心里一动，“不知你有什么

好办法可以把女土司救出来？”

“我就是来找你商量这事的。我

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女土司她并不爱

我。我希望救出女土司以后，你能带

着她离开这片土地。”

“你要我带着女土司走出西康

省？为什么要走出西康省？这里是她

的领地，离开了这里，女土司还是土

司吗？这事女土司不会答应，我们也

不会答应。”

“是啊。”杨泽贤望着远处的雪山

说，“一边是权势，一边是爱情，这都

是要命的。可是你和女土司只能选择

一样。”

（未完待续）

康巴女土司
◎牟子

一个月后，章镇中

回到甘孜，心想经过了

这些时日，格桑曲珍的

棱角也磨得差不多了，

便到土司官寨，力图说

服女土司放弃与泽仁

的婚约。女土司寸步不

让，二人一番唇枪舌

剑，章镇中实在耐不住

性子了。

阳光下，白云和白雾亮得刺眼，

彼此纠缠，横在半山腰，把山麓映衬

得如黛般幽黑。近处，小麦一片金黄，

妇女们拿着镰刀背着背篼，三五成群

向地里走去。院子里有了响动，钟秋

果从桌上抓起《西康图

经》，往楼下张望，什么

也没有，是期盼引起的

错觉？他胡乱翻着书，一

个字也看不进去。终于，

尼玛陪着丹增来到院

坝。丹增背着弓箭，要外

出打猎。尼玛撒娇地说：

“爸，我要的东西一定要

记住哦！”

丹增拍拍胸脯说：

“宝贝，我记在这里了。”

“老爷，等一下！”二

太太甲古追下楼撵上

去。丹增停住脚，甲古把

什么东西挂到他脖子

上，帮他理了理帽子袍

子，说：“路上小心，早点

回来。”尼玛把丹增送到

后院门上，挥挥手。钟秋

果急忙低头，捧起书本。

尼玛转过身，抬头往客

房楼上望，看见钟秋果，

惊喜地招呼：“嘿——！”

钟秋果笑笑，朝她摇手。

尼玛噔噔噔跑上楼梯，

喊道：“吃早饭啦！”

与昨晚不同，她头

发镶嵌着绿松石和红珊

瑚，编成独辫盘在头上，

身着蓝色缎面的康式秋

袍，外罩羊羔皮坎肩，束

白色腰带，身子更显得

挺拔修长，袍裙下露出

翘起的靴尖。

钟秋果问：“刚才那

个人是二太太吧，她叫

你爸做什么？”

“给他嘎乌。”她从

坎肩里掏出项链系着的

嘎乌，上面镶着一颗硕

大的红玛瑙珠，问：“这个，你有吗？”

钟秋果说：“我们汉族只有小孩

才戴，叫长命锁。”

“长命锁？为啥叫锁？”尼玛两眼

清纯似水。

“汉族新生儿满百日或周岁，要

举行佩戴长命锁的仪式。在脖子上挂

一只银锁，锁住性命，保佑小孩平安

长大，一直戴到长大成人。”

钟秋果也笑了笑，明白二太太的

心思了。丹增上山打猎，她张张扬扬

送去护身符，既表明她把丈夫的安全

挂在心上，对他最关心最体贴，又向

全院子的人宣告昨晚丹增老爷在她

房里过夜。

“你愣头愣脑干啥呀，快去吃

饭！”尼玛说着，把他拖下楼。

钟秋果到饭堂吃早餐，才吃了一

碗糌粑，胡仁济来了，在旁边坐下，

问：“昨晚半夜还去跳锅庄？”

钟秋果说：“尼玛小姐来请，不便

推辞。我和王中只去跳了一小会儿！”

胡仁济笑笑，拍了拍他的臂膀，

一脸神秘。

丹增走出官寨门，跨过山溪，仁清

明措突然从磨房探出头，喊道：“大舅！”

丹增紧张地四下看看，见没人，也

进了磨房，没好气地问：“你来干啥？”

仁清在深山里躲了十多天，闷得

心慌，悄悄去俄叠窥伺，得知县警察

局发通缉令抓捕他，不敢逗留，半夜

潜来巴里，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等到

丹增出来。

“我要见舅妈！”

“她陪长官去下扎坝，你见她不

是自投罗网吗？”

仁清以为丹增骗他，坚持说：“见

不到舅妈，我就不走！”

丹增骂道，“你等着。”

丹增匆匆回到官寨，办事处的人

还在饭堂吃早餐，他偷偷上楼拿了一

包银圆出来，交给仁清明措，说：“五

十块藏洋，赶紧走人！”

仁清明措丢下钱袋，恨恨地说：

“不稀罕。逼急了，我把啥子事情都抖

出来！”

丹 增 厉 声 警 告 ：“ 小 子 ，耍 横

吗？有些事情你知我知，不说出来，

对大家都有好处；要是翻了脸，你

就死定了！”

仁清守候了一阵，果然看见舅妈

领着办事处的人出来，这才悻悻离开。

泽仁旺姆、钟秋果、胡仁济、王

中、赵元福五人，走出官

寨大门，打马往河边麦

地走去。艳阳高照，天空

碧蓝如洗，正是收获的

好天气。河坝是巴里最

平缓最肥沃的地段，干

旱影响不大。苞谷已经

挂上红须，穗大饱满。

小麦地一片金黄，河风

吹来，荡起层层涟漪，

穗头碰撞发出飒飒声

响。收割是从靠近河边

的那片麦地开始的，十

多个青年妇女弯着腰

不停地往前割，身后整

齐地摆放着一排排麦

把，有老人和小孩在后

面捡穗子。

忽然，远处传来男

人粗犷的歌声：

翻一匹山我是一个

人，翻两座山我还是单

身……

一个骑马的小伙从

山脚走来，割麦的女人

抬起头，看谁在那里挑

起对歌。

河坝割麦的阿妹

子，哥哥想看看你的金

戒指。

有姑娘直起腰，清

清嗓门回应：

多情阿哥哟莫妄

言，火塘里有火才能煮

饭。想拿到我的金戒指，

那比登天还要难！

泽仁旺姆用马鞭指

指地头，说：“你们注意，

有戏了。”

小伙子拉紧缰绳勒

住马，接唱道：

河岸边的坝子上，开满五颜六色

的鲜花。我最喜欢的，就只是妹妹你

这一朵。

“不识好歹的家伙，他还来劲

了！”姑娘骂了一句，立即回敬：

河岸边的坝子上，窜过来一只游

逛的狐狸。虽然毛皮光生漂亮，一身

臭肉连狗都不屑一顾。

男人打马向女人们走去，放开喉

咙吼开了，走音跑调：

你不要认为我这座山小，我的山

上还有彩幡；你不要以为我功夫不过

硬，试一下你就舍不得让我离去。

女人们突然认出来人，把一位小

个子姑娘推到前面，被推的姑娘面红

耳赤，使劲往回挣。两个女人扔下镰

刀，躬着腰悄悄朝小伙子跑去，另一

位姑娘唱道：

天上飞过的鸟儿，会在地上留下

影子；如果我没认错，沾花惹草的家

伙就是布日。

布日看清小个子姑娘就是他的

“呷伊”，赶紧猛提马缰逃跑。说时迟

那时快，偷偷潜行过去的两个女人冲

上前，把布日拖下马，摔倒在地。

小伙子的“呷伊”在地里哈哈大

笑，笑得直不起腰。布日狼狈地骑上

马，落荒而逃。

钟秋果等听不懂他们唱的什么，

也明白发生的事情，抚掌大笑。笑声

惊动了收拾布日的女人们，一个个嘻

嘻哈哈跑回麦地。

钟秋果大开眼界，对扎巴人的顽

强和乐观，有了新的认识：只要活着

就要快活，哪怕遭了灾，哪怕日子百

倍地艰辛。他问泽仁旺姆，扎坝春种

秋收之时有没有什么狂欢活动。她

说：“有呀！布谷鸟叫开始播种，青年

男女在地头作对摔跤，打闹嬉戏；秋

风飒飒小麦黄，收割前跳锅庄——昨

晚，嘛呢坪不是疯跳了一晚上吗？”说

完，眉梢一挑，朝他眨了眨眼。

他们在河岸小麦地转了转，泽仁

旺姆估计，这片缓坡地能收获到正常

年景的七成，比上次估算的要好些。钟

秋果十分高兴，抻了抻中山装，一挥鞭

子，说：“走，去下扎坝！”

（未完待续）

女儿谷：1937

秋 收 第 一 天 ，今

天开镰收，巴里家家

户户都早早起床，生

火做饭。钟秋果也起

来了，打开窗，坐在桌

前，却没法像往常一

样静心看书写作，他

惦记着尼玛，盼着外

出前能看到她一眼。

钟秋果走出门，站在

走廊栏杆前。东边远

处的雪山还是灰蒙蒙

一片，渐渐地天幕上

泛出一抹淡青色的晨

曦，慢慢转化为鱼肚

白，鱼肚白逐渐扩大，

变成天光。突然，雪峰

背 后 射 出 耀 眼 的 彩

霞。他赶紧走出门，见

红 红 的 太 阳 冉 冉 升

起，当它冒出一多半

时，猛地往上一跳，悬

在雪峰顶上，顿时万

道金光直射天穹，他

感觉金星乱溅，满眼

辉煌。太阳升高了一

些，雪峰由桔黄变成

金红，变成一座红灿

灿的金山。他惊呆了，

鲜水河的日出竟然如

此美丽！

◎李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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